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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了，永远地走了！

寒风呼号，落叶飘零，仿佛在送他最

后一程！

11月21日上午，上千人汇集八宝山，

在呼啸的寒风中挥泪送别中国当代著名新

闻工作者、人民日报社原总编辑、清华大

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

告别大厅入口处垂挂的巨幅挽联，是

对他新闻人生的最好总结：先忧后乐采编

评凝心香一瓣哀社稷骤失大笔；掖幼领新

诗书画继翰墨三绝恸江山长忆斯人。

报人老范：沉到基层，呐喊时代

范敬宜，字羽诜，1931年出生于江苏

苏州，范仲淹第二十八世孙。他是中国当

代备受尊敬的新闻前辈，新闻界都叫他

“老范”。

老范与新闻有不解之缘，在“最可爱

的人”的感召下，1951年大学毕业奔赴白

山黑水，进入《东北日报》，即后来的

《辽宁日报》当记者。然而，命运跌宕起

伏，6年后被错划成右派，记者生涯中断20

年。“文革”再遭厄运，被下放到辽西最

贫困的农村建昌。建昌10年，对他来说是

生命中的浴火重生。他说，正是沉到社会

最底层的那些年，才让他了解了中国的国

情、民情,特别是中国的农村，也才真正意

识到，“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

1978年，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回到辽宁日报社，重新拿起笔。他熟

悉农村，深入农村，倾听农民的呼声，了

解农民的实情，在农家炕头点灯披衣，挥

笔写下著名的述评《莫把开头当过头》，

回击了对农村改革的错误认识，旗帜鲜

明地提出农村改革才刚刚开头。该文在

《辽宁日报》首发，被《人民日报》作为

头版头条全文转载，有力地推动全国农村

改革的加速和深化。从此，他迈上新闻

事业新境界，辗转历任辽宁日报社副总

编辑、国家外文局局长、经济日报社总

编辑。1993年出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

1998年离任后担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

人民日报社原社长邵华泽追忆与老范

共事的时光，十分怀念。他说，作为报

人，老范有两个长处，一是会办报，二是

爱办报。办报很辛苦，常熬夜，他那时已

是60多岁的人了，但对办报兴趣浓厚，一

心扑在上面，生活却很简朴、不讲究。

范敬宜：一生一世新闻情
○温红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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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我们共同完成多次重大宣

传报道任务，相互尊重，相互支持，配合

默契，被称为‘黄金搭档’。”10月18

日，邵华泽前去北京医院探望老搭档，

“那时他精神状态不错，他对我说，在

《人民日报》的日子是他最快乐的日子。”

在《人民日报》工作时期，他强调编

辑记者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提高把握全

局的能力，他说“《人民日报》能不能办

得高出一筹，关键在这里”。

早在《辽宁日报》和《经济日报》工

作时期，他就提出过“经济改革呼唤新闻

改革”，并脚踏实地从读者最不满意之处

改起。他说，读者最不满意什么？是脱

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生活，他积极倡

导“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

锐意改革，曾将一封普通的读者来信《农

民呼唤日用品市场“返朴归真”》，登上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

他不遗余力抓精品，要求每一个编辑

部门“把创精品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和出

发点”，全社上下逐步树立起“精品意

识”，报纸上涌现出越来越多引人入胜的

稿件。

他十分珍惜时代赐予的宝贵机遇，从

重返新闻队伍那天起，就一直没有停下过

手中的笔，即使记者写稿的“蓝笔”换成

编辑改稿的“红笔”，也没有停止参与采

写，而且不择题材大小，不

论文字长短，乐此不疲。他

说他的动机很简单，既然

改革开放的时代把“笔”还

给了他，他就要不遗余力地

用这支笔为时代讴歌，为时

代呐喊。他常说，如果有来

生，还要当记者。

新闻界大多都读过老范的《总编辑手

记》，这是他在《人民日报》工作时期利

用午休写下的值班手记，手记有感而发，

点到为止，论述的却多为新闻宣传工作的

共性和一般规律，成为许多编辑记者的案

头参考书。

记得老范写过这样的诗句，“自怜去

日多虚掷，再乞华年二十龄”，那是1981

年他第一次出国考察时写的，以表只争朝

夕的决心。蓦然回首，时光流转，人们多

么希望还能“再乞华年”！

清华范爷爷：面向主流，培养高手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

高水长。

几天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师

生沉浸在一片悲哀中，学院大楼入口处，

摆满了鲜花，贴满了留言。学院原党委书

记王健华说，听到范院长去世的消息，好

多同学想写点悼念文章，可坐了一晚上，

悲伤得写不出一个字。在学生们心中，

范敬宜不是“范院长”，也不是“范总

编”，而是敬爱的“范爷爷”。

2002年，范敬宜以古稀之躯,担任清

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首任院长，也是当

时全国新闻院系年纪最大的院长。他说

要把这里看作是新闻事业的延续，把自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建院两周年时范敬宜为学院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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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一辈子的感悟、经验和教训,讲给学生

听。他亲自讲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新闻评论”、“新闻与文化”等课程。

每次开课，他都认真地、一字一句地撰写

讲稿；对每一位同学的作业，他同样一字

一句批阅，直到因病离开讲台。

《乡村八记》的作者、新闻与传播

学院2007级硕士、《人民日报》记者李

强说:“范老师对我恩重如山，我无以为

报，我会永远记住他对我们说过的话，

了解国情是年轻人的首要任务，不要只

看到眼前的一平方公里，要经常了解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的喜怒哀乐。”

《经济日报》记者乔申颖，曾是范院

长的第一任助教，2001年到清华读研时，

已经在一家省报工作了3年。新闻是她唯

一的选择，但理想和现实的落差让她迷

茫。她说如果在清华依然找不到对新闻事

业的归宿感，毕业后就不再当记者了。听

了范老师的新闻评论课，她清楚地感觉到

这就是她来清华要找的东西，懂得了新闻

工作值得期待也需要坚守。乔申颖说，范

老师或许不知道，他于生活的信仰，就像

光源一样，对身边的人产生了多大的影

响。

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党委书记胡和

平在致范敬宜先生家属的信中说：先生不

仅是声誉卓著的新闻工作者，也是卓有建

树的新闻教育家。

在近百年中国新闻教育史上，以报人

献身新闻教育的大家代为不绝，范敬宜当

之无愧名列其中。

文场敬宜兄：诗书画相伴新闻人生

冯其庸先生得知老同学去世的消息，

不胜悲恸，“敬宜兄去世的那天上午我还与

他夫人通话，说医生讲目前不宜手术，老年

人的癌变，发展缓慢，可以延缓很久。哪里

想到，当天下午就发生了突变。”

冯其庸说，他与敬宜兄是1948年在上

海无锡国专的同学，从王蘧常、顾廷龙、

童世业、周谷城诸先生学，遂成莫逆之

交。敬宜兄是全班年龄最小的，国专毕业

后，他又考入圣约翰大学攻外语，所以他

的学问中外兼通，在同学中是很突出的。

在文化界,范敬宜被称为“三绝”式

人物——诗、书、画无不精妙。2001年，

《范敬宜诗书画》出版,选录了他从13岁

起的约百件诗词、散曲、书法和国画作

品。由此，许多人才知道，他于新闻之

外，还有这样的“余事”。冯其庸先生对

此大加推崇，称“范君诗书画一体，情文

韵三绝”。季羡林先生更以“四绝”称

之，理由是他还了解西方文化，古人难以

望其项背。

范敬宜自幼多病，不能正常上学。母

亲担心他一生虚掷，就让他拜师学画，延

请著名画家樊伯炎先生为他开蒙，又拜著

名画家吴湖帆为师，在老师的熏陶教导

下，他在山水画方面打下基础。他天资聪范敬宜院长为新闻与传播学院毕业生授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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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技艺进展神速，已故著名画家王簃惊

叹，“此生将来必夺我画人一席地”。

他自谦不是画家,不是书法家,更不是

诗人,只是一个老新闻工作者。他说诗、

书、画作为一种“余事”，对新闻工作产

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经常在审时度势、

谋篇布局之际，给以灵感和启发。

他对文风的追求是“感人之处在平易

之中”。他说只有平易才能近人，只有近

人才能感人。他的文集《敬宜笔记》大多

为千字文，收集的主要是他1999年以后

为《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敬宜笔

记”专栏写的随笔，读来清新自然，犹与

老友交心。

《范敬宜文集》也正在编辑中，目前

已出版两本，《新闻作品选》和《总编辑

手记》。后者已是一版再版，前者则是他

在盛年期的代表性新闻作品。重读这些

篇章，不仅能从中再次汲取新闻写作的养

分，也更深切感受到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

心路历程和中国社会的沧桑变迁。

本色范君：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一周来，到范敬宜家中吊唁的人络绎

不绝，鲜花摆满了他的书房。人们心中的

悲伤，像河水一样流淌。

范敬宜的夫人吴秀琴老师告诉记者，

老范走的时候比较平静，没有痛苦。医院

的护士说，这么平静安详离去的老人不

多。女儿范悦也说，父亲走得很安详，很

有尊严，面部表情都没有改变。

吴老师说：“我们1951年一起到了冰

天雪地的东北，60年患难与共，我们俩还

是在1978年的同一天入的党。”她说老范

是个很普通的人，经过了很多风浪以后，

也没有脱离本色。记者看到，家里的确简

朴得令人难以置信，他睡的床和客厅里的

一只长沙发，还是从建昌农村搬往沈阳时

买的，床是上海产的棕绷床，一直不让

换，沙发也还在使用。

范敬宜的儿子、中国矿业大学副校长

范迅回忆说：“有一年，我在建昌农村的

一个同学的儿子得了脑瘤，危在旦夕，到

北京找我父亲想办法。为了给孩子看病，

他不仅自己掏钱，还发动《经济日报》的

同事捐了好几万元，终于看好了病，现在

这个孩子已经大学毕业。从中央领导到平

民百姓，从学富五车的宿儒到街边修车的

小师傅、村里的农民，都有他的朋友。”

在范敬宜工作过的地方，人们对他称

赞有加，而他自己却仍是那样温和谦慎，

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他总是对自己严

格要求，而给别人以最大的宽容，有人

向他讨字画，他几乎有求必应，有人约他

写文作序，他也不推脱，因此一年到头总

是“文债如山”，每天都要写写画画到

很晚，他不仅不烦，还说感谢人家对他

“压、逼、榨”。

在79年的人生征程中，范敬宜越陌度

阡，孜孜不倦，迈上了一个又一个事业的

高峰。他于几个领域都有建树，在报界为

翘楚，在学界为名师，在文坛为大家。而

他最痴情的，还是办报，历经磨难也割不

断这一生一世的新闻情。

俯仰之间，我们在大地，老范已到云

端。我们相信，他会在白云深处注视着我

们，像从前那样用和蔼的目光鼓励我们，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只要我们仰望天

空，就会看到一颗永恒的星辰。

(转自人民网2010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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